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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卷
帙
浩
繁
的
《
太
平
廣
記
》
中
，
有
關
人
情
世
故
的
篇
幅

多
達
一
百
多
卷
，
專
寫
﹁無
賴
﹂
的
就
有
兩
卷
三
十
多
篇
，
既
有

官
宦
士
子
，
也
有
布
衣
平
民
。
其
中
一
篇
是
寫
杜
肅
告
密
的
故
實

，
讀
來
頗
有
意
趣
。
這
裏
所
以
說
是
故
事
，
是
因
為
這
件
事
在
《

資
治
通
鑒
》
等
正
史
中
也
有
記
載
。

唐
武
周
長
壽
元
年
五
月
，
女
皇
武
則
天
曾
頒
布
過
一
道
﹁斷

屠
令
﹂
，
昭
告
天
下
嚴
禁
宰
殺
牲
畜
和
捕
捉
魚
蝦
。
左
拾
遺
張
德

之
妻
生
了
個
男
孩
，
私
宰
了
一
頭
羊
宴
請
同
僚
。
席
間
，
前
來
赴

宴
的
補
闕
杜
肅
悄
悄
揣
了
塊
肉
餅
，
以
此
為
憑

向
武
則
天
告
了
一
狀
。
第
二
天
上
朝
時
，
武
則

天
對
張
德
說
：
﹁你
妻
生
一
男
孩
，
大
喜
啊
。

﹂
張
德
聞
聽
女
皇
賀
喜
，
趕
忙
跪
拜
謝
恩
。
武

則
天
又
說
：
﹁然
而
，
你
家
哪
來
的
肉
啊
？
﹂

張
德
嚇
得
叩
頭
不
已
，
連
稱
死
罪
。
武
則
天
說

：
﹁我
頒
布
﹃斷
屠
令
﹄
，
紅
白
喜
事
或
可
不

予
追
究
，
但
你
請
客
也
須
有
所
選
擇
，
無
賴
之

人
不
必
邀
其
共
聚
。
﹂
說
話
間
，
取
出
杜
肅
的

狀
子
給
大
家
看
。
杜
肅
汗
流
浹
背
，
滿
朝
官
員

都
向
他
吐
口
水
。

杜
肅
進
讒
邀
寵
，
反
被
武
則
天
視
為
無
賴

之
人
，
看
來
這
德
操
二
字
終
歸
是
為
官
之
人
的

本
分
。
不
過
，
把
告
密
看
作
是
無
賴
，
似
乎
有

些
輕
描
淡
寫
了
。

什
麼
叫
無
賴
呢
？
詞

典
的
解
釋
是
撒
潑
放
刁
、

蠻
橫
無
理
。
無
賴
的
表
現

通
常
在
明
處
，
是
地
痞
流

氓
的
招
數
。
而
告
密
卻
是

陰
招
，
暗
地
裏
陷
害
他
人

，
現
今
的
說
法
叫
﹁打
小

報
告
﹂
。

何
謂
﹁小
報
告
﹂
？
通
常
解
釋
是
：
﹁懷

着
不
正
當
的
目
的
，
背
地
裏
向
領
導
反
映
情
況

或
說
人
壞
話
。
﹂
古
代
是
指
以
密
奏
、
密
摺
、

密
報
等
形
式
中
傷
他
人
。

從
歷
史
記
載
來
看
，
武
則
天
是
獎
勵
告
密

的
，
州
縣
有
上
京
告
密
之
人
，
沿
途
官
吏
要
派

遣
車
馬
相
送
，
管
理
食
宿
接
待
事
宜
。
所
告
核

實
之
後
，
輕
賞
則
贈
金
帛
粟
米
之
類
，
重
賞
則

授
官
封
爵
，
光
耀
門
庭
。
這
一
次
不
知
為
何
，

卻
當
眾
予
以
揭
穿
，
保
護
了
張
德
，
讓
杜
肅
顏

面
盡
失
。
大
約
是
杜
肅
為
人
太
差
，
讓
女
皇
實

在
看
不
上
眼
。
也
有
人
說
，
武
則
天
想
藉
此
引

發
廷
議
，
糾
正
﹁斷
屠
令
﹂
執
行
中
的
偏
差
。

無
論
怎
麼
說
，
告
密
者
是
典
型
的
小
人
，
比
起
公
開
作
惡
的

無
賴
來
，
其
行
徑
更
加
卑
鄙
，
更
加
可
惡
。
余
秋
雨
先
生
感
喟
說

，
歷
史
上
許
多
鋼
鑄
鐵
澆
般
的
政
治
家
、
軍
事
家
，
最
終
悲
悵
辭

世
的
時
候
，
最
痛
恨
的
不
是
自
己
明
確
的
政
敵
和
對
手
，
而
是
曾

經
給
過
自
己
很
多
膩
耳
的
佳
言
和
突
變
的
臉
色
、
最
終
還
說
不
清

究
竟
是
敵
人
還
是
朋
友
的
那
些
人
物
。
處
於
彌
留
之
際
的
政
治
家

和
軍
事
家
死
不
瞑
目
，
顫
動
的
嘴
唇
艱
難
地
吐
出
一
個
辭
彙
：
﹁

小
人
…
…
﹂

在我近來的接觸中，
發現有的官員蠻有涵養，
很有賢者之風，對人也謙
恭，而且還能夠嚴以律己
，時時敬畏，出了問題也
能低頭認錯，認真檢討自

己的不足……所有的這些，無不讓人欣喜，這使
我想起了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話── 「如果想立於
天地之間，就要懂得低下頭來。」

顯然，挺胸具丈夫氣概，抬頭顯英雄本色，
這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況和環境下。在生活裏，在
處世中，明智之人就得學會低下頭來。進山洞、
過莽林需要低頭，有功名、成氣候也要懂得低頭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越是成熟的穀子越
是低下頭。學會低頭，是一種聰穎和智慧，也是
一種大氣和豁達。能低者，才能高；能曲者，方
能伸；能柔者，可顯剛；能退者，是為進。

我們要在群眾面前學會 「低頭」。這不是自
卑，而是自重，看小自己，低調做人，淡定做事
。在群眾面前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以謙虛的
態度做人行事，這是成功人生的先決條件，也是
當官從政的自知之明。這種穩當婉約，頭腦清醒
，只會減輕負重，放下包袱。人的品行也好，功
績也罷，重量應該由別人來掂量，那才有意義。
自視過高、趾高氣揚、霸氣十足的人，在別人看
來往往如風中蘆葦，似田中稗草。看低的胸懷，
「低頭」的境界，就會深切地感受別人的重量、

團隊的能量，合作的分量，群眾的力量。這種恣
態不是喪失自信心，缺乏進取心，而是不張揚，
不張狂，是從一滴水的姿態，融於大海中來看待
；是以一塊石的位置，對比崇山峻嶺來思考。

我們要在犯錯之後學會 「低頭」。錯誤乃至
對別人的傷害，只有低頭才能彌補。這時的低頭
不是屈辱，而是應付出的代價和教訓。廉頗向藺
相如低頭，不但沒人笑話，反而傳為美談。很多
的矛盾和糾葛，也不是硬碰中解決，而是在低頭
中化解。總放大個人，把自己當甜瓜，將別人當
傻瓜，必然導致盲目樂觀，狂妄自大。而傲慢之

處，就是危險之時。
我們要在慾望面前學會低頭。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就像海

裏的水，喝得越多，越感到口渴。權力，總是看着別人的大；金錢
，總是看着別人的多；老婆，總是看着別人的好。以貪慾的心靈病
變、靈魂腐變來實現大富大貴就會生出種種罪惡來。而只有低下頭
來，才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是過眼雲煙，身外之物。擺正了個人的
位置，才能品味為民服務的快樂，而放大了自己的幸福，也會感到
生活的美好！

我們要在法律面前學會低頭。法律好比是一個大框子，人得在
這個框框裏進進出出才有社會和諧、生活和美諧。常常有人自作聰
明，想從框裏敲個漏洞鑽出去。但和法律較量，如同 「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池」一樣，即便得逞一時，也是心驚一生。守住法律和
理想信念的底線這總開關是多麼重要，心靈的防線一旦失守，私慾
就會大舉進犯，罪惡就會乘勢作亂，信仰和操守就會隨之土崩瓦解
，古人所說的 「從惡如崩」就是這個道理。

官員學會低頭，就能掃除自滿。如果總把本人比白玉，老將自
己當珍珠，怕是時常會有被埋沒的痛苦。學會低頭，是一種人生的
素質學養，更是一種永恆的精神磨煉。擺正位置，端正姿態，就不
會在群眾面前時不時 「氣壯如牛」，常顯露趾高氣揚的嘴臉，也才
會贏得別人更多的尊重和愛戴。對每一個官員來說，在平凡之中時
時看 「小」自己是不易的，在取得成績、 「形勢大好」時尤其困難
。這時，能自信而不盲目樂觀，能進取而又腳踏實地，能在看到成
績的同時找到差距和不足，這樣 「低頭」，才更見精神和境界。懂
得和學會低頭，足顯厚度，才有高度，頗有力度，也見溫度，在我
們的生活中和歷練裏，會有這樣兩種人。一種是經常 「低頭」的人
，一種是經常 「仰頭」的人。只要稍作對比，就會發現，那些人緣
最好、心情最暢、事業最順、進步最快的人，往往都是懂得 「低頭
」的人。

老北京人最 「樂於
」排隊。上個世紀五六
十年代，北京城裏幾乎
無處不排隊。人們見隊
就排，往往是先排上隊
，再問排的是什麼隊？

買什麼的排隊？
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北京城男女老幼，齊上陣

，排隊買冬儲大白菜。
那時候冬天來得早，深秋冬韻就已經十足，

陽曆十月底飄雪落霜已不新鮮。冬儲大白菜彷彿
是在一早一晚就在北京城賣開了。

那時候負責賣菜的都是國營的供銷社或合作
社，汽車把大白菜拉來垛得跟小山似的，天蒙蒙
亮就有人排隊，功夫大了，凍得排隊的人又是跺
腳又是搓手又是哈氣又是抱怨。怪不得北京人怨
氣大，八點半才開始賣菜，但人們從六點鐘就站
在那兒排隊，誰都怕來晚了買不上，買上了買不
到好的，其實那時候買冬儲大白菜根本不讓挑，
輪上什麼是什麼，但京城人的心理就是早了就感
覺好了。

賣大白菜的服務員都是 「全副武裝」，帶着
大手套、長套袖，圍着大圍裙，排到誰了先寫本
，就是在北京市居民購貨本上寫上購冬儲菜多少
斤，表示你們家的冬儲大白菜已經買完，冬天吃
的菜國家已負責供應完。記得一人冬季冬儲大白
菜是一百五十斤。最忙的是搬運，服務員忙着往
地磅上碼大白菜，稱完以後再找空地搬下來，再
稱第二秤。

那個時代一般人家都是七八口人，那真是男
女老幼齊上陣，把家裏的所有能用上的 「人力物
力」都 「亮」出來了，有自行車的推自行車，有
竹子做的嬰兒車也推出來了，大人一人抱六七棵
，我們半大小子抱四五棵，再小的弟弟妹妹就抱
一兩棵，螞蟻搬家似地排着隊往家運。家中最小

的孩子的崗位是留守在自家的白菜堆邊看 「攤兒
」。那熱鬧得也像 「大躍進」一樣。苦是苦，但
家家戶戶都幹得熱火朝天的，人人都幹得一頭一
臉的熱汗，也都幹得興高采烈的。

那可能就是時代印記吧。現在這一茬老北京
人說起當年買冬儲大白菜還依然興致勃勃的。

歲末排隊買芝麻醬
排隊排得比較有水準的是快過春節了， 「街

道」上突然通知今年春節市裏要增加供應什麼，
一時間 「爆」得如水落油鍋。記得那一年 「街道
」通知說每戶每本供應二両芝麻醬，貨太缺，只
供應一天，去晚了賣完了就只好等明年了。老北
京的老太太們傳消息比電影《雞毛信》中的 「消
息樹」還靈還快，老太太們說話雖有些不兜風，
但添枝加葉卻一丁點不妨礙，傳到我們這兒就成
了說特供春節的每戶二両芝麻醬，明天開門就供
應，什麼時候賣完什麼時候算；又傳過來說，供
銷社只進回兩大缸芝麻醬，多了沒有。

芝麻醬那年月真是稀罕物，小點的孩子只聽
說過香，見都沒見過，聞都沒聞過。等我們院的
人拿着各種罐子、揣着購貨本排隊時，竟然找不
到隊尾了，不知道排在哪兒，哪兒都是人，哪兒
都是隊，哪兒哪兒都是人排着人的隊，問誰在哪
兒排隊，誰都說在後面，但後面在哪兒沒人知道
，真急得人一身汗。

雖說到處都是人，卻不亂不擠，但你想 「夾
仨兒」門都沒有。我們家買芝麻醬的供銷社，在
東大橋供銷社，隊愣是拐彎地排出關東店，排出
大馬路，一直扭扭曲曲排到原來北京市橡膠九廠
的廠門口。老北京人愛說 「扇扇子」的 「風涼話
」，有人調侃，誰都說小腳老太太的裹腳布長，
咱這隊排得可比那小腳老太太的裹腳布長。沒想
到隊裏排着的還有不少小腳老太太，老太太們不
樂意了，他們也調侃，說還不是因為小腳老太太

生下一群又一群兒孫們鬧的，別說吃，十年沒見
過芝麻醬。

老北京的話，地裏有苗不愁長，多長的隊也
是越排越短。終於一步一步前進，一步一步蛇行
，終於排進商店，終於排近櫃枱。真讓我大開眼
界。只說那賣芝麻醬的人的本事，寫完本的人把
本拿上來一瞧，原來供應量不同，三口之家的一
戶一年供應二両；五口之家的一戶一年供應四両
，五口以上的供應六両。只見那個女售貨員把你
的罐子往秤盤上一放，再把秤砣往前一撥，把分
量定好，然後提起勺來在芝麻醬桶裏一摳，直接
就倒進秤盤上的罐罐裏，芝麻醬的勺子帶着很長
很細很勻的「尾線」像是計劃好了似的準確無誤地
打進罐罐裏，無論你那的罐子、瓶、盒的開口有
多小，絕不會流淌到外面，令人驚訝的是，都是
一勺準，我在後面早早就盯上這個場面，從沒看
過補的或又往外打的，都是一勺準，真神了！

我才想到排那麼長的隊為什麼能在二三個小
時就能排到。在讀到歐陽修的《賣油翁》時，忍
不住拍案稱絕，自他說到 「乃取一葫蘆置於地，
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
濕。因曰： 『我亦無他，惟手熟爾。』」情不自
禁想起賣芝麻醬的女孩來， 「惟手熟爾」，歐陽
修不欺人也！

冒嚴寒排隊買帶魚
記得好像是一九六三年的冬天，寒冬臘月，

那年北京格外冷，房檐上的冰凌子得有一尺多長
，還颳着白毛風，殘雪粒子被寒風掃到臉上打得
生疼。因為接到通知每戶每本供應五斤帶魚，街
道老太太們又傳話前面還說國民經濟形勢不好啦
，市裏照顧啦，緊跟着話鋒一轉又是帶魚不多，
不是敞開供應，買不着的不補。得，又是起大早
，冒嚴寒，站冰雪，排隊的差不多都是我們這些
中學生，估計家裏給的政策都一樣，買不上別
吃。

為了嘴都可以 「玩命」，何況僅僅一個天寒
地凍？那天可真的凍壞了，用老北京的土話說叫
「猴凍猴凍的，賊冷賊冷的」。排大隊，排出去

二里開外，每個排隊人的姿勢基本一致，抱肩縮
身，彎腰低頭，攏手夾袖，時間長了，就連搖帶
晃，跺腳蹬腿，連調侃的熱勁都凍沒了。但沒有
一個人中途 「撤退」，都心甘情願地受凍。風雪
裏的長長隊列真像不倒的長城。

其實北京人排隊是有傳統的，男人梳辮子的
時代，老北京人就幹什麼，什麼排隊，連朝廷都
排四大隊：上朝、領餉、放帳、看榜……

現在北京人更 「熱衷」於排隊，幹什麼，什
麼排隊，進醫院看病要排八大隊：掛號、等叫、
看病、劃價、拿藥、交費、住院、開刀，一隊比
一隊排的長，一隊比一隊更難排。買車搖號，入
託上學，求職考試，春節回家，提薪提職，上廁
所，過安檢，上二環，下地鐵……

眾
所
周
知
，
魯
迅
喜

歡
給
人
起
綽
號
，
不
少
人

因
為
魯
迅
所
起
的
綽
號
而

從
此
聲
名
鵲
起
，
被
人
記

住
。

蔣
觀
雲
，
名
智
由
，

浙
江
諸
暨
人
，
清
末
民
初

浙
江
學
者
。
一
九○

二
年

冬
留
學
日
本
，
曾
擔
任
《
浙
江
潮
》
、
《
新
民

叢
報
》
的
編
輯
，
發
表
民
俗
學
論
文
和
詩
作
，

因
積
極
推
動
梁
啟
超
發
起
的
﹁詩
界
革
命
﹂
，

被
梁
啟
超
譽
為
﹁詩
界
三
傑
﹂
，
是
一
位
久

負
盛
名
的
維
新
和
主
張
革
命
的
人
物
。

魯
迅
常
常
帶
着
一
些
問
題
前
去
請
教
他

，
每
一
次
魯
迅
也
都
能
得
到
滿
意
的
答

覆
，
高
高
興
興
回
到
自
個
住
處
，
玩
味

蔣
智
由
的
答
覆
。
一
九○

三
年
，
蔣
智

由
還
沒
有
剪
掉
大
清
王
朝
象
徵
的
辮
子

，
卻
喜
歡
戴
一
頂
圓
頂
窄
簷
的
禮
帽
。

這
頂
禮
帽
就
是
通
俗
所
說
的
紳
士
帽
，

屬
於
西
式
禮
帽
一
種
。
有
一
天
，
魯
迅

有
空
又
去
拜
訪
蔣
智
由
，
兩
人
談
到
了

服
裝
問
題
，
當
兩
人
談
到
大
清
王
朝
的

紅
纓
帽
時
，
一
副
自
得
和
驕
傲
的
氣
色

在
蔣
智
由
臉
上
表
現
了
出
來
，
認
為
大

清
王
朝
的
紅
纓
帽
威
儀
，
有
氣
派
。
談

到
自
個
頭
上
正
戴
着
的
那
頂
西
式
禮
帽

時
一
反
常
態
，
認
為
無
威
儀
，
流
露
了

一
臉
的
鄙
夷
不
屑
。
這
和
蔣
智
由
此
前

的
堅
定
排
滿
思
想
大
不
一
致
，
原
來
那

個
時
候
蔣
智
由
已
經
開
始
和
梁
啟
超
組

織
政
聞
社
，
主
張
君
主
立
憲
了
。
魯
迅

聽
了
蔣
智
由
關
於
服
裝
的
這
番
議
論
，

倍
感
意
外
，
就
送
了
一
個
綽
號

—
﹁

無
威
儀
﹂
給
蔣
智
由
。
不
論
看
到
大
清

王
朝
的
紅
纓
帽
，
還
是
西
式
紳
士
帽
，

人
們
都
會
情
不
自
禁
想
起
蔣
智
由
這
個

人
。

﹁欲
使
中
國
不
亡
，
欲
使
中
國
民

族
為
二
十
世
紀
文
明
之
民
族
，
必
以
廢

孔
學
、
滅
道
教
為
根
本
之
解
決
，
而
廢
記
載
孔

門
學
說
及
道
教
妖
言
之
漢
文
，
尤
為
根
本
解
決

之
根
本
解
決
。
﹂
這
是
錢
玄
同
的
一
段
話
，
意

思
是
主
張
廢
除
漢
字
。
錢
玄
同
，
原
名
錢
夏
，

浙
江
湖
州
人
，
是
﹁五
四
﹂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宣

導
者
之
一
。
錢
玄
同
在
擔
任
《
新
青
年
》
編
輯

期
間
，
曾
動
員
魯
迅
給
《
新
青
年
》
寫
文
章
。

魯
迅
的
小
說
《
狂
人
日
記
》
就
是
在
錢
玄
同
催

促
下
寫
出
的
第
一
篇
作
品
，
並
且
第
一
次
用
魯

迅
作
筆
名
。
由
此
可
知
兩
人
來
往
密
切
，
關
係

不
錯
。
可
是
魯
迅
也
給
錢
玄
同
起
過
綽
號
。
章

太
炎
是
國
學
大
師
，
東
渡
日
本
後
，
一
面
給
《

民
報
》
撰
文
，
一
面
為
在
日
本
留
學
的
青
年
人

宣
講
國
學
經
典
。
魯
迅
在
日
本
仙
台
留
學
期
間

，
跟
其
他
年
輕
人
一
樣
，
仰
慕
敬
重
章
太
炎
的

學
問
，
一
有
時
間
就
去
聆
聽
章
太
炎
的
課
。
有

時
隨
便
談
天
，
章
太
炎
也
是
妙
語
連
珠
，
高
見

迭
出
，
深
得
聆
聽
者
的
喜
愛
。
那
時
跟
魯
迅
一

塊
兒
來
聆
聽
章
太
炎
講
學
的
人
就
有
錢
玄
同
。

錢
玄
同
一
九○

六
年
到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習
師

範
，
一
九○

八
年
開
始
和
魯
迅
等
人
一
起
拜
章

太
炎
為
師
學
國
學
，
研
究
音
韻
、
訓
詁
及
《
說

文
解
字
》
。
別
人
在
聆
聽
章
太
炎
教
誨
時
，
大

都
正
襟
危
坐
，
致
力
於
記
筆
記
。
錢
玄
同
則
是

不
時
插
嘴
講
話
，
打
斷
了
章
太
炎
的
發

言
，
更
讓
人
們
難
以
容
忍
的
是
在
章
太

炎
發
言
時
，
錢
玄
同
不
知
因
為
什
麼
像

動
物
一
樣
在
鋪
在
地
上
的
席
子
上
爬
來

爬
去
，
魯
迅
就
給
錢
玄
同
起
了
個
綽
號

叫
﹁爬
來
爬
去
﹂
。

不
佞
，
指
沒
有
才
能
，
舊
時
用
來

謙
稱
自
己
，
魯
迅
把
它
用
在
了
嚴
復
身

上
。
﹁一
名
之
立
，
旬
月
踟
躕
，
是
存

明
哲
。
﹂
這
是
魯
迅
對
嚴
復
翻
譯
赫
胥

黎
《
天
演
論
》
等
著
作
的
評
價
，
意
思

是
說
翻
譯
不
容
易
。
嚴
復
，
福
建
侯
官

人
，
近
代
著
名
翻
譯
家
、
教
育
家
。
可

是
他
在
翻
譯
赫
胥
黎
作
品
時
往
往
根
據

自
己
的
意
願
，
把
赫
胥
黎
本
來
僅
有
的

一
小
節
文
字
，
想
像
擴
充
成
一
篇
文
章

。
有
人
認
為
嚴
復
的
這
種
做
法
﹁達
是

達
了
，
究
竟
不
能
說
是
譯
書
的
正
法
。

﹂
這
樣
，
﹁不
佞
﹂
的
綽
號
就
像
帽
子

一
樣
戴
在
了
嚴
復
的
頭
上
。
後
來
，
魯

迅
看
到
章
太
炎
《
社
會
通
詮
商
兌
》
裏

﹁申
夭
之
態
，
回
復
之
詞
，
載
飛
載
鳴

，
情
狀
可
見
，
蓋
俯
仰
於
桐
城
之
道
左

，
而
未
趨
其
庭
廡
者
也
﹂
的
句
子
，
這

句
話
是
章
太
炎
對
嚴
復
的
翻
譯
進
行
了

批
評
，
指
出
嚴
復
的
翻
譯
﹁於
聲
音
節

奏
之
間
，
猶
未
離
於
帖
括
﹂
。
用
今
天

的
話
來
說
就
是
迂
腐
不
切
合
時
用
，
魯

迅
就
給
嚴
復
改
為
﹁載
飛
載
鳴
﹂
的
綽
號
。

﹁聲
可
托
於
弦
管
，
名
可
留
於
竹
帛
。
﹂

蔣
觀
雲
、
錢
玄
同
及
嚴
復
等
因
為
有
了
魯
迅
給

他
們
所
起
的
綽
號
，
名
聲
更
響
更
大
了
，
一
時

間
成
了
家
喻
戶
曉
的
人
物
，
定
格
在
歷
史
的
長

河
裏
，
熠
熠
生
輝
。
魯
迅
機
智
敏
銳
，
詞
鋒
犀

利
，
揭
露
問
題
一
針
見
血
，
使
聽
者
痛
快
，
﹁

有
一
種
澀
而
甘
，
辣
而
腴
的
味
道
﹂
，
一
位
名

叫
邵
銘
之
的
人
就
給
魯
迅
起
了
一
個
﹁毒
奇
﹂

的
綽
號
，
魯
迅
像
對
待
禮
物
似
的
笑
納
了
。
當

然
，
魯
迅
有
了
這
個
綽
號
，
人
們
也
就
知
道
有

邵
銘
之
這
個
人
了
。

小人比無賴更可惡 貝一中低
下
頭
來
顯
高
度

朱
國
良

老北京人排隊的日子
白頭翁

綽號成就名聲 陸琴華

這個字，讓人看着很彆扭，我用了幾
種輸入法，都打不出來。可能在中國漢字
的電腦字形檔裏，根本就沒有錄入。後來
到網上去搜，發現很多文章在寫到這個字
的時候，都是用一個 「犭」，加一個 「貪
」字。雖然中間距離大了點，但也能夠表

達原意，所以我也就只能照搬到此。
前不久去河南安陽的內鄉縣衙，在這個古衙門的照壁牆上，看

到這樣一隻動物。牠長約四米，高約二點五米，頭似龍，身似馬，
腳似牛，身披錦甲，口銜銅錢，腳踩百寶，睜着慾望的雙目，張着
貪婪的大口，仰望東方的太陽，正在奔跑追逐。

講解員說，這種動物叫做 「犭貪」，自漢代就有。牠的胃口很
大，什麼東西都吃，而且永遠也吃不飽。吃完動物吃植物，吃完植
物吃金銀財寶。把八仙的寶物都一個個吃掉了，還不滿足。最後又
想吃天上的太陽，並從陸地跑到海邊的懸崖上，縱然一跳，太陽沒
吃着，自己卻葬身於滔滔大海。 「人心不足蛇吞象，貪心不足吞太
陽」，說的就是 「犭貪」。所以自隋唐以來，幾乎每個州縣官府的
照壁上，都雕刻或畫有 「犭貪」的圖像。以警示官員，節制慾望。

地球上真的有一種叫 「犭貪」的動物嗎？如果有，誰見過？很
明顯，像光吃不拉的貔貅一樣，這只是人們的一種想像。如果貔貅
光吃不拉，那肚子該有多大。說 「犭貪」愛吃金銀財寶，那又怎麼
消化。而且把金子吞進胃裏，是很快就會喪命的。

但走出內鄉衙門的時候，坐在車上，聽幾個檢察院的朋友聊天
，聯想這幾年反貪的成果，我眼前突然一亮，那些已經抓獲的貪官
，不就是傳說中的 「犭貪」嗎？雖然他們長的不是 「犭貪」一樣的
模樣，但卻擁有和 「犭貪」一樣的心靈。一樣的啥都吃，一樣的不
知足。我再往下想，可能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住着一個 「
犭貪」。只是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有機會，有的沒機會，有的被
控制，有的被放縱。

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溫度，每個人的私慾，都可能迅速地膨脹
和氾濫。這種私慾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永遠都不會滿足。滿
足了第一個慾望，還有第二個慾望；滿足了所有的慾望，還會生發
出新的慾望。

按說，不知足也不是什麼壞事。一九一九年，魯迅在《不滿》
一文中，就曾這樣說過： 「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着不自滿的
人類，向人道前進。」在很多的情況下，不滿都是一種動力，能夠
激發人們通過努力奮鬥，去實現各種各樣的人生目標和社會目標。
但有一點必須記住，任何的不滿，都只能向 「人道」前進，不能向
「歪道」前進。如果路走歪了，前進越快，危險越大。

在甘肅安西縣橋灣博物館，我曾經看到過一個真實的 「人皮鼓
」。相傳是當年康熙皇帝下令，用貪官程金山父子脊背上的皮製成
。我只草草看了一眼，就趕緊離開，因為不敢想像那個場景。父子
兩個，只因貪污了修建城池的撥款，便被處死，並剜肉剝皮，這似
乎也太殘忍了。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無論是朱元璋的 「剝皮
楦草」，還是康熙的 「剝皮製鼓」，都沒有阻擋住官員的貪慾。

有辦法徹底的消滅 「犭貪」嗎？沒有，起碼暫時還沒有。但我
們可以利用社會機制，防止和控制 「犭貪」的活動。比如在那些有
權力有機會的人身邊，設置一些有效的監督制度，只要 「犭貪」一
冒頭，就立即把其擋住。再就是不斷告誡那些心中有 「犭貪」的人
們，要想不落入大海，就千萬不要邁出那不該邁出的一步。

有一種動物叫做犭貪
汪金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自自
由由談談

閒閒
話話

煙雨煙雨

當
年
，
老
北
京
人
買
冬
儲
大
白
菜
、
買
芝
麻
醬
、
買
帶
魚
都

要
排
隊

（
作
者
供
圖
）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裏幾乎無
處不排隊 （作者供圖）


